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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佩华（壮族）

责任编辑：明 江 黄尚恩 电话：（010）65389195 电子信箱：ssmzwyzk@126.com 2013年1月7日 星期一少数民族文艺

柯尔克孜族的“百科全书”
柯尔克孜族是我国北方的古老民族，仅从

《史记》中的相关记载计算，其历史发展的脉络
已经超过2000多年。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
中，柯尔克孜族人民几经民族生死存亡的考验，
但凭借着民族固有的坚强不屈、百折不挠、乐观
向上的精神，逐步保存和发展到了今天。柯尔克
孜族人民的祖先曾经创造的物质文化遗产被长
期的战乱、迁徙、自然灾害所吞灭，遗失在历史
的尘埃中，但其古代思想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却始终与这个勇敢的民族共存，并且留存在他
们的口头传统之中。

纵观柯尔克孜族民间口头传统文化，我们
会发现，那些令人叹为观止、具有高度艺术水平
的近百部口头史诗或叙事诗是他们最引以为自
豪的非物质文化瑰宝。在数以百计的口头文化
遗产当中，《玛纳斯》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口
头史诗杰作。19世纪，最早对《玛纳斯》史诗进行
搜集研究的德裔俄罗斯学者拉德洛夫表示，柯
尔克孜族是最善于用口头艺术表达自己的思
想、历史、文化的民族，以口头形式演唱史诗、说
唱部落谱系、即兴创作和表演民歌是柯尔克孜
族民间口头文化的精华。

《玛纳斯》是柯尔克孜族人民民间口头遗产
的经典之作，是柯尔克孜族人民精神文化的巅
峰。千百年来，它在天才的民间史诗歌手“玛纳
斯奇”口中不断传唱，并在口耳传承过程中不断
得到提炼、加工、丰富，日臻完美，逐步走向民间
口头艺术的高峰，最终成为今天这样一部篇幅
宏大、内容深刻、博大精深的艺术精品，成为千
古不朽的民间口头艺术杰作。正因为它具有独
具特色的文化艺术价值和深厚的思想历史价
值，而于2006年进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并且经过我国政府的申报，于 2009
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成为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
之一。这不仅让我国柯尔克孜族人民感到无比
自豪，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事业中又一件值得
庆贺的事件。

《玛纳斯》被国内外学术界称为“柯尔克孜
族古代生活的百科全书”，蕴含着柯尔克孜族民
众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及艺术想象力，用
口头艺术的方式体现着柯尔克孜族的文化传
统、生活经验和审美趣味，彰显着柯尔克孜族精
神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玛纳斯》除了在我
国柯尔克孜族民间广泛流传外，在中亚的吉尔
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
等国也有流传。

“《玛纳斯》学”开始兴起
《玛纳斯》从 19 世纪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

注，不断得到搜集、记录和研究，到20世纪已经
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学科——“《玛纳斯》
学”。“《玛纳斯》学”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史
诗的调查搜集记录、史诗文本的出版与普及、史
诗各种问题的研究。各国学者经过一个半世纪
的努力，在各方面均有卓有成效的业绩：搜集刊
布了大量的《玛纳斯》资料，写出了大量的学术
研究著作。如今，“《玛纳斯》学”在各国学者的努
力下，越来越引起大家的重视。

我国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搜集和刊布
我国境内发现的“玛纳斯奇”们的演唱资料，并
且开始进行初步的研究，使这部沉睡千年的史
诗杰作，从我国的帕米尔高原走向全国走向世
界。“《玛纳斯》学”在我国虽然直到20世纪60年
代初才崭露头脚，与国外相比起步较晚，但经过
各民族学人的努力，很快就取得了令世人瞩目
的成就，引起国际同行们的极大关注，同时也明
确否定了国外学者长期以来认为中国不存在史
诗的论点。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新疆文联、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中央民族学院（现为中央民族大
学）等单位联合组成调查组，开始对《玛纳斯》进
行大规模的调查和文本采录工作，拉开了我国

《玛纳斯》工作的序幕。调查组首先在克孜勒苏
柯尔克孜自治州境内展开大规模的摸底调查，
并在该州下辖的各县发现并记录了 70 多位玛
纳斯奇演唱的资料数十万行。其中，最值得一提

的是发现了乌恰县“玛纳斯奇”艾什马特·玛
拜特居素朴和阿合奇县“玛纳斯奇”居素普·
玛玛依，并且开始集中精力重点记录和翻译他
们的演唱资料。其中，仅居素普·玛玛依一人
演唱的资料就包括《玛纳斯》史诗6部，共计
19万多行。千年史诗《玛纳斯》从此揭开了其
神秘的面纱。

工作组所采资料的很多片段开始陆续在国
内相关刊物上得到整理、翻译和刊布。其中，乌
恰县“玛纳斯奇”铁木尔·吐尔杜曼别特的唱本
第二部《赛麦台》的片段《赛麦台与阿依曲莱
克》，由刘发俊等译成汉文在《天山》杂志 1961
年第1、2期上发表，同时由阿不力米提·沙迪克
翻译成维吾尔文在《塔里木》杂志 1961 年第 1、
2、3期上发表。1961年12月14日和15日，《新疆
日报》汉文版发表了居素普·玛玛依唱本第一部
片段《阔阔托依的祭典》。1961年根据居素普·玛
玛依唱本第一部第一次记录本译成汉文，由新
疆文联出版了内部资料本2卷。1962年在《民间
文学》第5期上发表了居素普·玛玛依唱本第四
部《凯耐尼木》的汉文译文片段。

可喜的是，当时参加调查工作的人员由汉、
柯、维、回、蒙古等多民族的学者组成，充分体现
了我国多民族团结协作，共同完成重大事业的
景象。与此同时，也造就和培养了我国《玛纳斯》
史诗研究的团队，为后来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资料准备和研究团队基础。目前，活跃于

《玛纳斯》研究前沿的郎樱、胡振华、陶阳等知名
学者就是从当年开始从事《玛纳斯》搜集、翻译
和研究的佼佼者。

史诗的搜集、整理和翻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我国《玛纳

斯》搜集和研究工作便立刻重新上马，开始走向
辉煌的发展时期。1979年底，在党和国家的关怀
和支持下，《玛纳斯》工作组重新恢复成立，首先
在中央民族学院开展工作，一年之后又回到新
疆文联重新组建了新疆《玛纳斯》工作领导小组
和办公室。在这期间，工作组不仅重新记录了居
素普·玛玛依的唱本八部，包括《玛纳斯》《赛麦
台》《赛依铁克》《凯乃尼木》《赛依特》《阿斯勒巴
恰-别克巴恰》《索姆碧莱克》《奇格台》等，共计
23万行，而且从1984年至1995年，历时11年完
成了居素普·玛玛依《玛纳斯》史诗完整的唱本
共计18卷本的柯尔克孜文版出版工作。这一成
果，立刻成为世界“《玛纳斯》学”研究者关注的
焦点，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

除此之外，在史诗资料的搜集方面，我国各
民族学者经过不懈的努力，采录的史诗文本超
过80多个，100万行以上。其中主要有：居素普·
玛玛依唱本八部，共计23万行；艾什玛特·玛拜
特居素朴唱本第二、三部《赛麦台》，共 12200
行；由北疆特克斯县玛纳阿斯奇萨特瓦勒德·阿
勒演唱的有关英雄玛纳斯八代祖先的故事等唱
本；铁木尔·吐尔杜曼别特、奥斯曼·马特、奥
木尔·曼别特、托略·朱马、夏拜·巧鲁、曼拜
特阿勒·阿拉曼、萨尔塔洪·卡德尔等 80 多个
玛纳斯奇演唱的、从新疆各地搜集的唱本。这
些唱本都各具特色，成为我国“ 《玛纳斯》
学”的基础性资料。与此同时，还整理出版了
艾什马特·玛拜特居素朴的史诗第二部 《赛麦
台》 和萨特瓦勒德·阿勒演唱的 《玛纳斯祖先
的故事》等重要文本。

与此同时，史诗的各种文字的翻译工作也
持续不断地进行，并且有很多珍贵资料得到刊
载和发表。1979年在《新疆文艺》哈萨克文版
（现改名《曙光》）第 7 期上发表的居素普·
玛玛依唱本第二部片段􀏒1980年《新疆文艺》
维吾尔文版（现改名《塔里木》）第1期上发
表的居素普·玛玛依唱本第一部片段《玛纳斯
的婚礼》􀏗1980 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民间长诗集》第一卷中􀏐收入居素普·
玛玛依唱本第四部《凯耐尼木》的汉译文片
段􀏗1981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
数民族文学》第二卷中再次收入了上述材料􀏗
1981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新疆民间文
学》刊物第 1 期上发表了居素普·玛玛依唱本
第一部汉译文片段《玛纳斯的婚礼》􀏗1983年
该刊物第 4 期又发表了居素普·玛玛依唱本第

二部片段􀏐此片段还在《民族文学》同年第 9
期上转载。1989 年《民族作家》第 6 期上发表刘
发俊等人翻译整理的居素普·玛玛依唱本第一
部片段《阔阔托依的祭典》。2006年《民族文学》
第 8 期上刊发了由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翻译的
居素普·玛玛依唱本第三部片段《英雄古里巧绕
铲除克亚孜》。此外，1982年至1985年由新疆民
间文艺家协会汇编印发了居素普·玛玛依 1979
年之后第三次重新演唱的《玛纳斯》前五部的柯
尔克孜文内部资料共 9 册。1991 年至 1992 年由
刘发俊主编，刘发俊、朱马拉依、尚锡静、帕孜里
等翻译的居素普·玛玛依唱本第一部汉文节译
本《玛纳斯》2 卷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
年由贺继宏等主编的《柯尔克孜族民间文学精
品选》（共三卷）出版，其中绝大多数篇章都是

《玛纳斯》等柯尔克孜族著名史诗的汉文译文。
2009年，经过各级政府部门的组织协调，经过各
族学者的辛勤努力，人们期待已久的由阿地里·
居玛吐尔地翻译的《玛纳斯》汉译文版全译第一
部 4 卷出版。我相信，不久的将来，《玛纳斯》八
部的完整汉译本将出版。

史诗研究工作取得突破
除了史诗的整理和翻译出版，史诗的研究

也得到了发展。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随着
《玛纳斯》 普查搜集工作的逐步展开，对它的
评介、研究也逐步展开，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
展，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正像郎樱所说的那样，我国的《玛纳斯》研究
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即 20世纪 60年代至 80
年代的初步介绍开拓阶段和 20 世纪 90 年代之
后的不断深入研究并逐步取得一定学术成果的
阶段。在第一阶段里，值得一提的评介性或研

究性文章主要有：
刘发俊、太白、刘前斌合写的《柯尔克孜民

间英雄史诗〈玛纳斯〉》（《文学评论》，1962 年 4
月）。胡振华发表的《柯尔克孜民间英雄史诗〈玛
纳斯〉》（《柯孜勒苏报》维文版，1979 年 1 月 25
日）、《英雄史诗〈玛纳斯〉》（《民间文学》，1962年
5月）、《柯族英雄史诗〈玛纳斯〉及其研究简况》

（《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1 年 3 月）、《国内外
“玛纳斯奇”简介》（《民族文学研究》，1986 年 3
月）、《关于〈玛纳斯〉产生的年代问题》（《民间文
学论坛》，1987 年 1 月）。尚锡静发表的《〈玛纳
斯〉艺术特色初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80
年3月）、《论〈玛纳斯〉人物的形象塑造》（《民间
文学论坛》，1987 年 1 月）。刘发俊发表的《论史
诗〈玛纳斯〉》（《民族文学研究》，1986 年 3 月）、

《史诗〈玛纳斯〉的社会功能》（《民族文学研究》，
1989年6月）、《史诗〈玛纳斯〉搜集、翻译工作30
年》（《民间文学论坛》，1990 年 5 月）。张彦平发
表的《论玛纳斯形象早期神话特质》（《民族文学
研究》，1989 年 4 月）、《原始信仰与柯尔克孜族
古代叙长诗》（《民族文学研究》，1989 年 5 月）、

《〈玛纳斯〉与玛纳斯奇》（《新疆艺术》，1990年1
月）。郎樱发表的《〈玛纳斯〉与萨满文化》（《民间
文学论坛》，1987 年 1 月）、《〈玛纳斯〉的叙事结
构》（《民族文学研究》，1989年4月）、《〈玛纳斯〉
与柯尔克孜民间文学》（《民间文学论坛》，1990
年2月）。萨坎·奥穆尔发表的《关于柯尔克孜的
英雄史诗〈玛纳斯〉》（《新疆大学学报》维文版，
1980 年 4 月）。陶阳发表的《史诗〈玛纳斯〉歌手
神授之谜》（《民间文学论坛》，1986 年 1 月）。张
宏超发表的《〈玛纳斯〉产生时代与玛纳斯形象》

（《民族文学研究》，1986 年 3 月）。李琪发表的
《柯尔克孜英雄史诗〈玛纳斯〉的新版本》（《新疆
社会情报》，1984年3、4月）。

在这一阶段，我国“《玛纳斯》学”正处于开
拓时期，史诗文本还没有出版发行，所以这些研
究文章都是学者们凭借自己的理论功底和对材
料的熟稔写出来的，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为我国

“《玛纳斯》学”在 20世纪 90年代的迅猛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我国《玛纳
斯》研究出现了迅猛发展的势头􀏐各族学者从
不同的角度开始对《玛纳斯》史诗进行研究􀏐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首先􀏐1990 年 12 月
在乌鲁木齐召开的首届全国《玛纳斯》研讨会
揭开了我国《玛纳斯》研究的新篇章􀏗从上世
纪 90 年代初至今􀏐我们召开的多次各种规模
的《玛纳斯》史诗国际学术研讨会􀏐提高了
“《玛纳斯》学”的国际地位􀏐并且把我国学
者的研究成果推向了世界􀏗

此外，有关《玛纳斯》研究的专著也开始出
现。1990年，郎樱所著的《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
诗〈玛纳斯〉》成为我国出版的第一部比较全面
而系统地探讨《玛纳斯》史诗的学术专著，堪称
我国“《玛纳斯》学”的奠基之作。此后，郎樱又分
别在1991年和1999年先后推出了《〈玛纳斯〉论
析》和《〈玛纳斯〉论》两部论著，把我国的“《玛纳
斯》学”不断向前推进。

郎樱一生执著地开展对《玛纳斯》的研
究􀏗她从 1964 年开始与《玛纳斯》结缘􀏐参
加史诗的搜集􀏘翻译和研究工作􀏐在数十年的
工作实践中􀏐不仅搜集翻译了大量文本资料􀏐
多次奔赴新疆南北广大柯尔克孜族地区开展田
野调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她凭着对
《玛纳斯》以及对柯尔克孜族文化的满腔热
情􀏐凭着自己深厚的理论功底􀏐经过不懈努力
和探索􀏐陆续写出了有关的研究著作􀏐在国内
外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2011年􀏐她得到了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颁发的“达纳克尔”勋章􀏗

除了郎樱，还有胡振华、陶阳、尚锡静、潜明
兹、马昌仪、张彦平、张永海等各民族学者都对

《玛纳斯》加以关注，潜心研究，写出了许多有价
值的论文，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为我国的

“《玛纳斯》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胡振华也
因为在柯尔克孜族语言文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
就而获得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颁发的“《玛纳斯》
勋章”等荣誉。近几年来，“《玛纳斯》学”继续发
展着，曼拜特·吐尔地的《〈玛纳斯〉的多种异文
及其说唱艺术》、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和托汗·依

萨克合著的 《〈玛纳斯〉 演唱大师居素普·玛
玛依评传》、阿地里·居玛吐尔地撰写的《〈玛
纳斯〉史诗歌手研究》等几部专著，从史诗文
本、口头传统、史诗歌手等不同侧面对《玛纳
斯》进行了研究。

充满希望的未来
作为以口头形式演唱的活形态史诗杰作，

《玛纳斯》深深植根于柯尔克孜族民间，融入于
人民的生产生活中，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
息相关、紧密相连，体现了他们特有的生活方
式、道德观念和审美情趣。最值得珍视的是，《玛
纳斯》史诗目前还依然以口头形式在我国广大
柯尔克孜族聚居区以及国外的一些柯尔克孜族
地区传唱。天山南北的阿合奇县、乌恰县，阿图
什市的哈拉峻乡、吐格买提乡以及伊犁地区的
特克斯县、昭苏县等都依然活跃着演唱《玛纳
斯》的歌手，他们在民众中演唱史诗、传播史诗，
固守着祖先的这一精神家园。尤其是被称为

“《玛纳斯》的故乡”的阿合奇县，不仅拥有被称
为“当代荷马”的居素普·玛玛依，而且还有数十
位各年龄层的大小玛纳斯奇，该县目前已经将

《玛纳斯》演唱活动同训鹰、库木孜琴弹唱、民间
对唱以及赛马、叼羊等活动发扬光大，打造出了
相关的民间文化品牌。

随着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公
布，《玛纳斯》史诗歌手中已有居素普·玛玛依等
3人被定为国家级传承人。其中，居素普·玛玛
依获得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山花奖”终身
成就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文艺奖”终
身成就奖等荣誉。他还曾被吉尔吉斯斯坦总统
授予“玛纳斯一级勋章”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
演员”称号。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玛纳斯》进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以及我国非物质文化保护政策的不断深入􀏐新
疆各级政府部门一方面加强史诗的保护工作􀏐
在原有的新疆文联《玛纳斯》研究室的基础
上􀏐先后成立了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
州及县级《玛纳斯》保护中心􀏐并且在新疆师
范大学成立了新疆《玛纳斯》研究中心􀏒另一
方面倾力打造《玛纳斯》文化品牌􀏐已经连续
多年举办了“新疆《玛纳斯》国际旅游文化
节”􀏐大大提升了史诗的知名度􀏗居住在黑龙
江富裕县及周边地区的柯尔克孜族也在当地政
府部门的支持下建造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
“《玛纳斯》史诗文化长廊”􀏐使《玛纳斯》
的深厚文化底蕴在我国东北柯尔克孜族地区也
生根开花结果􀏗

伴随着《玛纳斯》居素普·玛玛依唱本的
广泛传播和普及􀏐以及其唱本完整的柯尔克孜
文版􀏘吉尔吉斯文版以及汉译文的出版发行􀏐
《玛纳斯》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吉尔
吉斯斯坦􀏘日本􀏘土耳其等国也开始陆续翻译
居素普·玛玛依的史诗唱本􀏗在我国政府部门
的大力支持下􀏐《玛纳斯》的维吾尔文􀏘哈萨
克文版􀏐以及英文版􀏘德文版也开始进入日
程􀏗

英雄史诗早就被誉为划时代的口头文学形
式􀏐是人类文化史上出现的第一个精神文化的
高峰􀏐是人民伟大的文化创造的具体体现􀏗它
是民族的骄傲􀏐又是世界人民共有的极其宝贵
的精神财富􀏗它伴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是
特定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知识总汇􀏐反映了
错综复杂的社会斗争􀏐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精
神􀏗《玛纳斯》作为柯尔克孜族人民的民族
魂􀏐是柯尔克孜族人民文化生活中独一无二的
纪念碑和文化创举􀏐是千百年来柯尔克孜族人
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更是我国多民族文学花园
中不朽的奇葩􀏗

这部世代以口头形式传唱的史诗杰作已被
载入我国多民族文学史中􀏐被编入中学和大学
的教科书中􀏐呈现出独特魅力􀏗最让我们欣慰
的是􀏐我们有党政各级部门的大力支持􀏐有各
民族学者共同参与和不断开拓进取的决心􀏐这
就为史诗《玛纳斯》的传承􀏘保护􀏘研究􀏘宣
传􀏘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保证􀏗我们坚信􀏐我国
的《玛纳斯》工作一定能够在已经取得的成就
基础上􀏐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玛纳斯》，一部不断被激活的民族史诗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柯尔克孜族）

民族文学的多彩与繁荣民族文学的多彩与繁荣
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 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文艺报社 主办

壮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南方民族，是我国23个有古文
字的少数民族之一。秦汉时起，壮族人就开始学习接触汉
字。到了唐宋时期，学会汉字的壮族文人根据汉字的形、
音、义的构字规律，仿效汉字六书构字方法，借助汉字或
汉字的偏旁部首，创造出了方块壮字，但主要用于唱本、
族谱、经书和契约的书写。1955年，壮族首次创制了以拉
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1957年，国务院批准并实施了 《壮
文方案》。

壮族地区是以稻作文化为主，壮族称为“那文化”。在
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勤劳智慧的壮族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
的文化，其中石器、花山崖画、铜鼓、歌圩、壮锦、绣
球、壮剧、干栏、壮医药等被看做“壮文化”的代表。长
达一万行的创世史诗 《布洛陀》 是壮族文化的集中体现。
现在，以布洛陀和刘三姐为代表的艺术群像，仍然在广大
壮区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这片壮族人休生养息的土地，曾经经历过无数次外敌
侵扰，但英勇的壮族人民和其他兄弟民族一道，用生命和
鲜血保护了国家的领土完整，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进
入近代以后，壮族地区先后经历了马神甫事件、抗法战
争、金田起义、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壮
族人民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因此，美丽的壮乡也养
育出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历史人物和革命者。

得益于悠久历史文化的孕育与催生，壮族的文学艺术
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壮族文学最初的形式是
口头文学，它包括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目
前已出版有多种壮族故事传说。口头文学在收集整理的过
程中，一批有文学天赋和语言才华的作家诗人脱颖而出，

歌剧和电影《刘三姐》、叙事长诗《白鸟衣》就是壮族文学
的扛鼎之作。

和许多兄弟民族文学的生命轨迹不一样，壮族文学虽
然也经历了从口头文学、民间文学再到文人文学的历程，
但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在广大壮区依然保持着
文人文学和口头文学、民间文学共生共荣的状态。受汉文
化的影响，从唐代开始壮族就有了自己的文人和作品，一
批地方首领和地方名人开始写诗作赋。到了明清，更是进
入高峰，不仅文人数量增多，作品数量和水平都有较大的
提升。据不完全统计，唐代以后壮族作家创作的诗歌，至
今保存有2万多首，其他文学作品达30多种。

现当代的壮族文学和以前历代相比，都有了较大发
展。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目
前已经形成了一支比较活跃的壮族作家队伍，一大批作家
加入了各级作协，成为壮区文学创作的主力。

壮族有谚语说，男人要么去扛枪打仗，要么拿笔写文
章。作为一名壮族人，我没有能像我的祖辈那样去扛枪打
仗。我出生在食物匮乏的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从小时候
起，我每天虽然饿着肚子，但是却生活在山歌的海洋之
中，被身边老人们讲述的故事和人们的生活所熏陶。当有

一天我从村小学老师那里学到了一些简单的汉语后，就尝
试给远在他乡的姐姐写信。然而，由于信封的格式不对，
信被邮局退回来了。好奇的语文老师私自打开了我的信，
并当作范文在班上宣读。当时我虽然有些恼火，但内心还
是得到了满足。就这样，文字给我带来的虚荣和满足如同
当年甜美的糖果，一步步把我引上了文学之路。

这些年来，我的文学之根始终植于边疆，植于本民
族，一面读书学习汉语，克服语言障碍，一面深入生活搜
集素材，创作了一批反映边疆各族人民生存状态和精神面
貌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是文学改变了我的命运。

在创作中，我时常会被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所感
动。比如我在创作《瓦氏夫人传》时，就被发生在1554年
间的一个故事所深深打动。这个故事讲述的是，明朝嘉靖
年间广西田州壮族土司岑猛因袭扰四邻、残害无辜、危及
边疆安全而被明朝著名将领张经率兵讨伐。土司夫人瓦氏
大义灭亲，积极协助朝廷剿灭恶夫，除掉了祸根。瓦氏夫
人56岁时，日寇在江浙沿海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明朝军
队和当地武装被打得溃不成军。时任兵部尚书的张经被委
派总督抗倭事宜，他知道广西壮族俍兵和湖南湘西土兵打
仗厉害，于是就向田州土司求援。国难当头，瓦氏夫人早

已把朝廷和张经当年“杀夫”之痛放到一边，毅然顶替年
幼的土官请命出征。瓦氏夫人带领6800名俍兵秋天从桂西
田州出发，第二年 4 月才到达嘉兴前线。俍兵来不及休整
就接连在金山卫和王江泾打了两次大胜仗，割了倭寇几百
个脑袋，烧了几十艘船。此后俍兵屡建奇功，倭寇闻风丧
胆，大大鼓舞了抗倭军民的斗志……瓦氏夫人处理内患时
不讲私情、毫不手软，国家有难时挺身而出、舍生取义。
这个人物形象，不仅是壮族妇女的，也是壮族人民的代
表，她代表了壮族的民族精神。

正是由于我们壮族作家的创作是植根在本民族的根脉
之中，是在党和国家民族文化政策的光辉照耀之下，壮族
文学才有了今天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忽
视的事实。但是，在壮族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也还存在一
些不足和问题。比如，壮族文学发展的政策扶持还有待加
强，壮族文学的建设和发展缺少专门的规划和措施，壮族
作家创作的作品出版困难。

尽管壮族文学还有许多需要“更给力”的方面，尽管
壮族作家得到的重视、支持和帮助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但
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和期待，只要我们大家继续不懈努
力，壮族文学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